
孩子吃了晚饭后，杜光辉特地
给黄丽也打了份饭。可是黄丽一直没
回来。杜光辉心里急，却不好在孩子
面前流露出来。凡凡问：“妈妈呢？有
事？”

“是有事。很快就回来了。”杜光
辉嘴上答着，心里却一点也没底。他
安顿好孩子，出了病房，走到医院门
口，正抬头，却见黄丽就靠在门边的
石柱子上，很疲惫地样子。杜光辉走
过去，问：“怎么了？你这一天……”

“啊，没什么。我是去找钱了。总
算定了。这是十万。”黄丽说着，拿出
一张卡，向杜光辉扬了扬。

“哪来的？你到底去哪儿了？”杜
光辉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黄丽一笑，笑容很有些难过，
“你就别问了，回去就告诉医院，手术
越快越好。”

杜光辉上前想扶黄丽一把，她
却让开了。两个人不再说话，往医院
里走。杜光辉闻见黄丽身上的酒气，
想说几句，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接下来的手术
十分顺利，术后的情
况也比预想的好得
多。在这期间，简又然
一家三口专程跑了过
来，简又然告诉杜光
辉：“王也平部长已经
上任了，让杜光辉有
空回部里去报个到。”
杜光辉说：“我这儿哪
有空，手术虽然做了，
术后还有一大堆事。
更重要的，是术后还
得要一大笔钱，我正
四处想办法呢。”简又
然说：“也是，为着孩
子，你们也掏空了，我让小苗带了一
万块钱，你们先用着。”杜光辉说：“这
哪行？”简又然一笑，说：“为了孩子，
有啥不行？”

术后一周，凡凡基本上稳定了。
林一达自己打了电话过来，问孩子怎
样。杜光辉很是感动，手术前，叶主任
专门过来，不仅仅来看了，还带了两
万块钱，说是林一达书记专门安排
的。那天，杜光辉本来想安排叶主任
他们吃个便饭，可叶主任非说不行，
倒过来请了杜光辉一次。席间，叶主
任告诉杜光辉，林一达书记因为矿难
的事，对杜书记很有些歉疚，也很是
敬佩。林书记在他们临来省城时，一
再说：“一定要让光辉书记放心，孩子
是根本，千万不要急着桐山的事。等
孩子好了，桐山有的是事等着光辉书
记回去做呢。”

不管林一达出于什么样的目
的，杜光辉心里总是感动的。凡凡逐
渐稳定了下来，杜光辉的心里定了不
少。他告诉黄丽自己要到桐山去一

趟，林书记和其他的一些人对凡凡都
这么关心，总得当面表示一下谢意。
黄丽说：“也是，你就去吧。不过要快
一点。我还有些事，可能这两天就要
出去一趟。”杜光辉问：“什么事这么
急啊？”黄丽说：“你就不要管了，是我
自己的事。我等你回来。”

回到桐山，杜光辉首先就去见
了林一达。林一达拍着杜光辉的肩
膀，笑道：“光辉书记啊，你回来了好。
最近书怀县长上调后，桐山的事多
啊。我正寻思着，你回来了，我也轻松
些了。”

杜光辉说：“我能做些什么？何
况孩子还在医院，后续的治疗还很
长。”

“那倒也是。这样吧。两头兼顾
着嘛。马上县里要开人代会，市里正
在安排桐山的人事。光辉啊，有什么
想法没有啊？”林一达说着递过支烟，
杜光辉接了，道：“我有什么想法？我
一个挂职干部，干两年就走人。只要
扎扎实实地做点事就行了。”

“可 不 能 这 么
想嘛！这一年，光辉
同志在桐山做了大
量的工作，大家都是
有 目 共 睹 的 啊 。前
天，我同市里的主要
领导谈话，我向他们
推荐了你啊。在基层
干也有基层的好处。
当然这主要看你。你
从省里下来，老是待
在下面也是不行的。
我同市里领导说，我
希望光辉同志留在
桐山，至于其他同志
……啊，啊，不说了。

好，好，你自己想想吧，想想。”林一达
说着，向窗子外望了眼，突然道：“快
冬天了啊，樟树的叶子又老了些。”

杜光辉也跟着叹口气，林一达
回过头来，说：“光辉同志啊，县里的
工作头绪乱，还是要抓大放小啊。我
们的有些同志，就是在这方面不行。
像……”

杜光辉没有搭话，但是他听得
出来林一达这个“像”字后面指的是
谁。

林一达见杜光辉的兴趣并不在
这上面，就又随便地问了几句，杜光
辉便告辞了。

快下班时，高玉打电话来，说她
有事找杜书记。等了一会儿，高玉过
来了，问了问孩子的事，接着便拿出
一个大信封。杜光辉问：“这是？”

“你别怕，也别见怪。这是窝儿
山的老百姓们，为你的孩子凑了点
钱。他们让我给你送来，请你无论如
何也得收下。”高玉说着将
信封放了。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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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回来！回来说点儿什
么啊，傻瓜！倔驴！”杜琳在心里哭骂
着。但大寨一个晚上都再没有踏进
卧室一步，而杜琳却在黑暗的卧室里
心碎地掉了一夜的眼泪……

第二天，大寨起了个大早，在大
家都起来前就自己匆匆吃了点儿早
饭上班去了。

埋在一大堆未处理完的文件中
有几个小时，他才抬起头来，揉了揉
发胀发疼的眼睛。昨夜睡的沙发，跟
睡在沙坑里没啥区别，浑身酸软，睡
眠质量也不高。经过一夜的冷静，自
己的气似乎已经不如昨夜那么大
了。正干搓着脸，电话响了起来，竟
然是老妈。

“大寨！你快去机场吧，杜琳带
着阳阳去西安了。”

“西安？飞机票不是明天的
吗？”

“是啊，她说想早回去，多陪陪
自己爸妈，说已经打了电话改了机票
了。我也拦不住，大
寨……你昨天晚上抽
什么疯睡客厅啊？我
嘱咐你的你都忘了？
你现在去，可能还能
拦住他们娘儿俩。”

大寨挂上电话，
浑身上下只憋出一种
感觉——烦！他不明
白杜琳怎么越活越偏
执 ，越 活 越 不 讲 理
了！

一路有些堵车，
于大寨急急忙忙地赶
到了机场，查了一下
航班，发现杜琳果然改了机票，搭乘
一趟飞机走了。

回到家里，看了看昨夜还温热
的床铺，想起杜琳昨天的眼泪，自己
的心也开始有点隐隐作痛。彼此分
开了那么久的时间，相聚在一起本就
短暂，还非要没事找事生出这么多的
是非，纯粹是吃饱了撑的。

第二天，大寨忙到中午，愣愣在
办公室里出了会儿神，突然到电脑里
翻看了一下自己的时间表，打了个电
话给老毕：“老毕，明天跟一个客户的
初步谈判，你一个人能搞定吧？……
嗯……好，你一个人去好了……对
了，赶紧去给我现抓一张明早到西安
的机票。”

这一天，杜琳跟老爸、阳阳去看
兵马俑，老妈要在家里准备大餐。中
午，杜妈妈就随便吃了点儿面条，继
续跟小保姆准备晚饭。门铃响了起
来，一开门，老太太大吃一惊，竟然是
于大寨。

“妈，我抽空过来一家人聚一
天，这次杜琳回来时间短，一家人好
几年没有聚过了。”大寨手里拎着给

丈母娘买的保养品，憨厚地说着。
“哎呀，哎呀！你要把我吓出心

脏病啦！哎呀，不是吓，是高兴的，你
怎么不事先通知一下？！我这年纪大
了，这种突然惊喜怕这心脏都承受不
来啊。”老太太拍着胸口，高兴得不知
道说什么好了，赶紧把姑爷让进来。

拉着姑爷坐沙发上，寒暄了一
个钟头，突然想起来：“大寨啊，你也累了
吧，你看看我，你快去小琳房间休息一下
吧。他们出去玩也快回来了。”

“我不累，妈，要不我帮您做点
儿什么吧。”

“不用，不用，哪能让你做啊。
我做，今天我做得开心。你去吧，去
吧，看看报纸杂志什么的。”老太太塞
了一卷报纸在大寨怀里，把他推进了
杜琳的卧室。

大寨笑笑不再拒绝，转身看了
看杜琳的卧室，以前结婚的时候来
过，还是老样子没有变，他又看了看
杜琳大学时的照片，那个灵动秀气的

女孩，一爱起来就不
要命的，当年吸引他
的就是这股子疯劲儿
和率真。他手插裤兜
又环视了一下屋子
里，看到桌子上扔了
支笔，地上掉了一张
白纸，他走过去，弯腰
捡起了那张白纸，上
面是潦草的几行字，
看墨迹像是杜琳新写
的：

飞絮如绵花似雪
风过浮云掠
无语谢君心

覆水东流
梦碎庭前月
杜琳一直喜欢玩儿这种小资的

把戏，以前就喜欢弄点儿风花雪月的
词，甚至强迫大寨来对，大寨对这方
面实在是不开窍，调教半天，也就冒
出个“睡觉吃饭是黄金，老婆孩子
在掌心”，被杜琳一顿臭扁。大寨
突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再度
瞟了一眼那张纸，杜琳的几句词
如果横着写成一行，可能效果还没那
么明显，可偏偏她是对齐了一句一
行，谢东庭那三个大字清清楚楚明明
白白地凸显在了大寨的眼前，他的心
一沉，眉头一皱。

杜琳跟孩子和老爸在外面疯跑
了一天，推开房门进来，阳阳大叫着
扑到正在弄凉皮的杜妈妈怀里。

“阳阳，快洗脸去，别去蹭外婆，
泥猴子一样。”杜琳拍着儿子脑袋。

“没事的，没事的。我就喜欢我
这个泥猴子，不猴外婆还不要。”杜妈
妈笑着看了眼杜琳：“小琳，
你绝对想不到，大寨跑回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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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以色列期间居住的
拿撒勒城向北，就是著名的加
利利湖(在《圣经》中名为太巴
列湖)，加利利湖的北岸就是著
名的戈兰高地。记得尼桑诗歌
节中一次诗歌朗诵会是在加利
利湖畔的度假中心举行。在这
所中心有一间神秘的屋子，第三次中东
战争后，1988年以色列和约旦签订和平
协议的秘密谈判，就在这间小会议室里
举行。自此，约旦断绝了与约旦河西岸
巴勒斯坦地区军事和行政关系，为巴勒
斯坦实行自治创造了条件。走进这间
小屋，里面保持着当年会谈的原貌。约
旦国旗旁摆放着侯赛因国王的头像，以
色列国旗旁放着拉宾的头像。走出小
会议室，主人指着夕阳下平静的加利利
湖说：“湖对面，我们与三个阿拉伯国家
接壤，黎巴嫩、叙利亚还有约旦。正对
着加利利湖的这一大块高地叫戈兰高
地。”黎巴嫩、戈兰高地还有约旦，几乎
天天在电视上展示冲突、暴力和难民的
主题，但此时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宁静和
安详，像这无风时节的湖风，波澜不惊。

住在拿撒勒，与戈兰高地近在咫
尺，我们决定去高地看一看。高地是军
事禁区，如何前往？向饭店的老板打
听。老板说，没有人去那里，也不知怎
样去。问当地的其他人，问出租车司
机，都回避这个问题。不知道，没去过，
去不了，是我们听到的答案。怎么办？
我从国内带来的旅游书里，查到了这么
一句话：“在约旦河附近的米茨佩·夏道
托可以看到戈兰高地的全貌。”旁边一
行极小的六号字印着：“从卡裁林乘坐
N057 路车，每两小时一班。”这下解决
大问题了。打听边境小镇卡裁林，都知
道。于是我们租上一辆出租车，一吃完
早餐就出发。出租车向北行驶，绕过加
利利湖，继续向北爬上山地。山地道路
的两旁有一些新修的定居点，土地还荒
着没有耕种。到了卡裁林，安静而整洁
的小镇好像一个电影排练场，看不到什
么人。车站还关着大门，司机叫开门，
卫生间也还锁了，交了钱，管理员才给
我们打开卫生间。这样看来这个小镇
没有什么访客。司机向车站管理员问
清了去米茨佩·夏道托的路线，我们又
继续前行。再向北，就没有民舍了，路
上偶尔驶过一辆辆军车。走了不到一
小时，前面山坡上出现一个高高的纪念
碑，戈兰高地到了。

这是远离村庄的一座战争纪念碑，
一座水泥的三角形的碑，大约有 15 米
高。纪念碑竖立在小山丘上，山丘下的
平地，是人工修建的停车场。停车场旁
有一个售货的咖啡屋，咖啡屋也是关着
门。看见出租车开进了停车场，咖啡店
的主人才拿钥匙把门打开。小店主人
住在咖啡屋旁的小房里，看来这里只有
他一个居民。宽大的车场可以停放十
多辆汽车，繁忙的时候这里曾经来过不
少人。现在已经是 11 点钟了，还只有
我们这一辆车。从停车场走向纪念碑，
小路边到处摆放着铁轨焊成的三脚架，
战壕里还躺着一排排的汽油桶，散乱的
铁丝网，破旧的锈迹斑驳的军车，被烟
火熏黑的石头，这些旧战场的遗痕，告
诉我们这里曾是炮火硝烟的前线。走
近纪念碑的基座，看见碑座上刻着 12
个名字，估计是这个阵地上死去的军人
的名字。碑墙下有四只花圈摆成一排，
四只花圈是由水泥和铁片做成的，铁皮
剪成的花朵已经锈成褐黄色，灰白色的
花圈上缀着褐色的花，让我的心一阵发
颤。纪念碑的四周保持旧阵地的原貌，
四野荒草萋萋。距离纪念碑和道路大
约七八米的荒地里，半人高的草丛中拉
着一道道铁丝网，铁丝网上有醒目的警
告：当心地雷！再朝远处看，布满铁丝
网的荒草中还有一辆又一辆战车，这些
破损的战车，将战争凝固在我们面前。
再朝西边远望，是戈兰高地大片平缓地
区，原野上种着庄稼，生长着橄榄林，有
一条公路穿过其间，向远方延伸。随公
路远望，路尽头还有村落。据资料介
绍，在以色列占领的高地里，还有五个
村庄，村民拒绝以色列国籍，称自己是
叙利亚人。眼前的纪念碑，力图给我们
展现当年激烈而血腥的战争气氛。然
而，放眼整个高地，安静得令人生疑。
只有天上的云在动，草尖的风在动，偶
尔有一辆车在远处的公路上爬动，时间
缓缓地也在高地流动，这一切景象，和
这个世界上任何高原一样，没有什么奇
特之处。然而就是这片宁静山地，在
1973 年著名的六日战争中震惊世界。

叙利亚大军 10 月 6 日对戈兰高地进行
了 55 分钟炮火密集攻击后，三个师的
兵力直扑高地，10 月 7 日以色列守军
188旅全军覆没，旅长殉职，叙军推进到
加利利湖附近。10 月 7 日下午以军反
攻，400 架飞机对高地上的叙军阵地狂
轰滥炸，增援的七装甲旅顶住叙利亚三
个师的军力，直到只剩七辆坦克，坚持
到了战争的第六天。10月11日以色列
集中10万兵力和500辆坦克发起总攻，
重新占领高地，挥师抵达叙利亚首都郊

外30公里，逼迫叙利亚再次交出
戈兰高地。一场“六日战争”，几
十万大军像是从地下冒出来，又
像一阵风消失。虽然今天以色
列让出高地部分“缓冲区”，交由
联合国监管，但戈兰高地依旧像
一个高悬在以色列和叙利亚头

顶的炸弹，不知在哪一秒钟，就会被再
次点燃引信……

啊，传递耶稣福音的加利利湖，高
悬利剑的戈兰高地，彼此相邻，山水相
望。离开以色列之后，想到在拿撒勒的
那些日子，我常站在饭店房间的窗前：
远处是加利利湖和戈兰高地，在山水之
间，生长着一片又一片的橄榄林。啊，
在橄榄树最多的地方，为什么和平却是
最稀缺的梦想……

从从加利利湖到戈兰高地加利利湖到戈兰高地
叶延滨

随笔

域外行脚

散文

新书架

陈舜臣，日本著名作家、历史小说
大师，祖籍中国福建。1924年生于日本
神户，1961年以小说《枯草之根》荣获日
本第七届江户川乱步奖一举成名；之后
发表《三色之家》《弓屋》《愤怒的菩萨》
等小说，以严谨的结构和独特的风格确
立了在日本推理文学界的地位。1969
年以《青玉狮子香炉》获得代表日本大
众文学最高荣誉的直木奖。此后开始
转向历史小说创作，以其博学多识和丰
富的想象，赢得广泛赞誉，一次次掀起

日本读中国史的
热潮，由此成为日
本家喻户晓的历
史小说大师。他
的《大 唐 帝 国》、

《两宋王朝》、《春
秋战国》，已经引进中国。陈舜臣已经
成为读史热潮的一个分支。

《鸦片战争实录》是作者继代表作
《鸦片战争》后的又一力作，以小说的笔
触将鸦片战争的主要事件以史学家的观
点勾勒出来，文字精炼，史料选取得当，知识
点丰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作品。本书
在日本是作者最畅销的非文学作品，是
把鸦片战争题材过渡到大众读物中的
第一本。

重庆出版社出版

啸啸秋风送别了涌绿的夏天。高
空南迁的雁阵用歌声做请柬，邀我莅临嵯
峨幽谷，悦览一片片红红火火的枫林。

秋高心旷，步履轻捷。凉风鸣哨为
我演奏“进行曲”。我匆匆走进山间小
径，一腔恬美的惬意神情，在蜿蜒山径
和层叠的峰脊寻觅，寻觅过去，也觅探
未来。啊，我走进了历史，走进了梦幻，
走进了赤裸裸的钢毅汉子的群体。只
觉我在相认的天地，天穹衔着架架沉沉
欲睡的山峰，一幅天苍苍、野茫茫的景
象展现在我眼前。

绿色是诱人的，谁不怀念呢。此刻
我更倾心秋图。举目凝望殷殷的桃红，
粉粉的梨白的芳容谁撷走了？那柔柔
的纤柳，嫩嫩的绿叶谁收藏了？还有那
湿漉漉的藤蔓编织的茸茸壁毯，又迁到
何处去了！剩下一个灰色、褐色、黄色
的调色板。是劲风逐散了多彩的袅袅
水岚，是重霜凝固了生机勃发的绿色大
地，还是耕者用大手和宽肩挑走了沉甸
甸的喜悦。

遥望绵绵嵯峨，都像小憩的农夫舒
坦地裸露着脊背，他的憨态像是在静谧中
瞻顾思索什么，神色安然，目光深远。

啊！是一缕朝阳射进了深谷，将红
叶光彩映艳了风的翅膀，盘旋的风又将
光粉抖落进山川里，将怡然自得的枫林
染得绚丽丰艳。看！万山红遍，层林尽
染，彤红蜡亮的枫叶在枫林枝头举起千
千万万面小红旗，凭清冷的飒风猎猎席

席，好一派蔚为大观秋之画卷。
不时，望不尽片片赤叶飘飘，紫叶

飘飘，金叶飘飘，婆娑多姿。多么像烟
花三月水乡蒸腾的岚霭，多么像仙女散
花时艳满地、香满天的情景呀。这飘飘
的萧萧红叶，他历经了几何风的凄楚，
霜的凌厉。他林海丹心，是他凝固了多
少明月的温情，太阳的热吻，才如此透
明、鲜亮、夺目。哦，看来他的奢望满足
了。不！应该说他赤心未安，才燃烧起一
团团熊熊的生命的火焰，锐气不减当年，簌
簌的在天地间把希望的火炬燎燃。

我面对这群“男子汉”，才意识到自
己已到了不惑之年。再过几年……哦，
枫林就像慈祥矍铄的老人，历尽沧桑，
阅尽春色，还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挺
立着，令人敬佩。他默默地抗衡严风凌
雪；他默默地用余力为人们奉献一个丹

叶缀满天地的十月；他默默地沉思着怎样
为明春描绘一个绵绵的欢欣。呵，枫叶不
老，经霜更红，虬枝刚健，雄风凛然。

相形见绌，那些生于得天独厚的平
地沃土中的柔韧枝枝蔓蔓，其豆寇华颜
狂热了几番，而今垂首凉凉的沉思了；
那曾在荫下溪边簇簇拥拥的修草，也没
了丰绿而变得干瘪枯萎；那些滴红泛紫
卖够风情的斑斓山花，很快就凋零了她
的芳馨美丽，就连那些可怜的甲虫蜂
蝶，也都畏缩于避风洞去了。唯有这片
枫林，这片扎根薄瘠崖畔的老枫树，就

像久经历史变迁及沙场考验的功臣一
样，还是阳刚气足，刚正不阿，亮节不
衰。

我置身这“红如二月花”的枫林，心
儿像圣哲，沿小径闲步亲逛，我举手接
一枚枫叶擎着，就像山峰托着一轮喷薄
的红日。这异常壮美的枫林馈赠给我
一片片浓缩了的乡情，和乡亲们在这块
土地上播种下的对母亲灼灼的爱。我
多么想变成那只小鸟，久栖枫林，让翅
翼上染上迷人的丹红，嘴上整天啾啾不
停地朗读着枫叶赋韵的一篇篇虹霓的
诗意。

哈哈，秋风，你嫉妒也没用，我生于
磨难的岁月，又从荆棘漫野的坎途上走
来，何畏你的嘲弄和用根根清冷的银针
刺向我的面颊，你的仇恨再升几级也不
可能吓退我对枫林热烈的爱。

我敬仰你，满山枫林，树树红叶，我
铭记你的忠言，看见丹叶，听见秋风，就
神会你灼辣的铿锵的心声。

我不会失约，待到莽原田畴开犁时
节，我再来吧，来听爽爽山风唱春歌，来
拜读你的一首首嫩绿的新诗，来领略欣
赏你激人的风采……

枫 林枫 林
李福德

《鸦片战争实录》
李俐萍 一一株百合株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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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百合，花开在我的窗台，花
的影子开在我的纸上。我知道，无
论我在不在意，它都要开放、都要凋
落。百合命该如此，谁都改变不
了。所以当微风轻拂它，阳光沐浴
它，雨露滋润它，我都无法高兴，因
为我知道几天后的那个结局。

凋落，是一株百合最凄美、最伤
人的时刻。担心它凋落的过程，便
是在等待它的凋落，我有些魂不守
舍。于是我想，与其等到那个时刻，
还不如现在就凋零的好，还不如不
开的好。

比如说幸福。它无论是来的悄
然还是来的骤然，我都甘之若饴；无
论是走的迂回还是走的断然，我都
黯然神伤。因为幸福走了，可我还
希望能处在那个幸福的状态，希望
远逝的幸福能够失而复得，所以要
等待、要回忆、要失意。时间随着指
间的香烟燃烧成灰，悲伤在酝酿着
神秘的加法，而我生命却在进行着
简单的减法。我像一株再也不会开
花的树，从一个季节的起点，站到另
一个季节的终点。于是我想，如果
没有幸福呢？就怀着一颗从未幸福
的心从生到死，不就没有悲伤了
吗？但是，我不愿这样。

比如说爱情。它在我最青春的
时候疯狂地掠过了我，就像旧宅子

着了火。而此劫过后，我
废墟般倒在爱的尽头。身
边的一切都似乎无关于
心，我成了一个空心的
人。没有力量再创造爱，
也没有勇气去承受爱，我
从此与爱情无关。把自己
沉默成一泓苦水井，波澜

不惊。于是我想，如果没有那场爱
呢，就是单身或者找一个有些同样
心境的女人相守到老，我不去关心
她的心情,也不在乎她的容貌，任她
按照自己规律在岁月中变丑变老，
这样不是少了很多烦恼吗？但是，
我不愿这样。

比如说生命。我们的生命总是
在自己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就开始
了，而我们所作的努力就是在延续
生命，都在人为地控制着生命的长
短。如果说努力工作是为了使自己
和别人活得更舒坦，可是努力的本
身不就是对生命的磨砺吗？如果说
生命还有质量一说，那么吃西餐与
吃米饭活着又有多大的区别？生命
的长度摆在那里，任何人的一辈子
都只是历史长河里的一滴水，大海
少了我的一滴，仍然是漫无边际的
汪洋。于是我想，与其折磨自己，还
不如一辈子平平淡淡算了，把属于
自己的时间打发完，再把人类的基
因向下一个站点传递就算完成了任
务。但是，我不愿这样。

窗台的百合凋落了，纸上百合
花的影子也随之消失，百合又回到
它从前的样子。但是百合无憾了，
因为开放不就是它存在的目的吗？
同样，我也无憾了，因为我真真实实
地活过、爱过、幸福过。


